
汤学敏

西渠水埠依旧水花四溅，谈笑风
生。但蹲在埠头浣衣的少妇们却人面桃
花，光彩照人。她们衣着单薄，大多蓝色
印花长袖，少有纯白的确凉短袖和粉色
印花卡几翻领衬衫的，白皙的脸上，闪烁
着晶莹的汗珠。金光笼罩下，人人宛如
出水芙蓉。

正是夕阳西下，花山轮廓如烟似地
没向水埠之时。西渠波光粼粼，充满柔
情蜜意，连老县衙门前的那池荷花，也含
情脉脉，竞相显摆妩媚风姿。

那些面孔熟悉，胡须渐浓的顽童，很
少选择午后而偏爱夕照了。此刻，他们
正半裸着胸肌微现的身体，悄悄地挤入
一整排少妇的中间，故意做些可有可无
的动作，意欲吸引她们的目光。

既便是在水里，他们也是青春骚动
得格外异常。一会儿逆流而上，奋力挥
动臂膀，故意搅得水花四溅；一会儿来个
深潜，十米开外，似乎向埠头炫耀着泳
技；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围定水埠最近
的那片水域，死死地盯住水埠风景……

毋庸置疑，在“青葱”少年的渴望与
羞涩中，西渠已情窦初开。

老县衙住了不到两年，我家就搬进
了县广播站。这地方离西渠更近。有一
次，口袋里掉出一枚硬币，未及反应，它
就顺坡滚动，眨眼功夫落入西渠。在这
里，邻家兄妹成了我的小跟班，无论上学
放学总是如影随行。可没多久，我就对
小妹生出莫名的厌烦来了。惹得她一把
鼻涕一把眼泪，向我妈告了几回状。有
天晚上，我听得母亲对父亲说：“儿子可
能懂事了。”

我不知道“懂事”指的是什么，但排
斥异性却又向往异性的神情，却逃不过
父母的眼睛。

我家时常与一位南下干部邀约家
宴。以往几次，倒未觉出异样，可近来，发
现他女儿个个貌美如花。弄得我一连几
天，搜肠刮肚，拼凑了一大堆溢美之词
来。什么身材高挑，长发披肩，气质高雅；
什么大长腿，瓜子脸，樱桃嘴；什么大眼小
鼻，端端正正等等。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与年龄
完全不符的“相思病”自此滋生。天天盼
着两家再度宴请，偏偏事与愿违。好长
一段日子，我只得编造谎话，日复一日地
诱惑邻家兄妹“潜伏”她们家附近，目不
转睛地注视着里里外外的一举一动，生
怕错过每个瞬间。

越来越觉得“翻三角包”“滚铁圈”
“打陀螺”这些路灯下的游戏没意思。每
到夜幕降临，我便早早地倚靠床头，用课
本做掩护，偷偷读起《红楼梦》。那是父
亲购买的文革版本，删了许多内容，但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尚存其中。第一次
读到时，觉得耳根发紧，脸面发烫，心跳
加速，满怀负罪感，但难抵诱惑，朝盼暮
临。一连几天，这几页被翻得卷了边。
父亲发现不正常，偷偷地撕去了这一章。

短暂的青春萌动，随我再度转学而
烟消云散。父亲调马金中学工作，我转
到姚家中学读初中。

马金是个千年古镇，也有渠道穿镇
而过，但渠窄水浅，没法游泳，捕鱼捉虾
更不可能。但马金中学倒清幽得很，一
池荷花，几蓬修竹；两棵古樟，遮天蔽日，
错落的枝桠间，鸟儿啼鸣，欢愉不已。尤
有明代诗人沈明臣《萧皋别业竹枝词》描
述的情境：“园中高树鸟分窠，门外小池
钱贴荷。晓散乌鸦千点细，晚归白路一
行多。”

可我却辜负了这般幽境，总觉得树
桠上的小鸟，故意跟我过不去，恼怒之
下，找来弹弓，满世界地追着它们打，打
着打着就打进了姚家中学的校园里。

课间休息，我一眼看准了停落枝头
的一只春鸟（学名乌鸫），拉弓远射，一击
命中。捡来一看，浑身无伤，只是昏迷，于
是带回教室，掏空抽屉，把它圈养了起
来。不料，数学老师点了我的名，慌乱之
中，碰落课本，春鸟逃出“囚笼”，满屋乱
飞。违纪养鸟，扰了课堂。这事很快传到
我爸那，我挨了一记耳光，写了一份检讨。

父亲英年早逝，家道中落。我只得
转学杨和小学临时初中班，回到魂牵梦
萦的黄荆林。也许是家庭变故，心里头
平添了些许家庭责任。初高中的四年
里，我收敛野性，心无旁骛，但最终还是
高考落榜。迫于生计，母亲托关系送我
去县茶厂打零工。

县茶厂是供销集体企业，创办时间
短，年轻员工多，工余闲暇，嬉笑打闹，丝

毫没有男女之别，弄得我都不敢正眼
看。但潜移默化之中，那早已泯灭的情
窦，却不经意地被撩拨，有事没事地总爱
往滚筒车间跑，因为那里有厂里长得最
好看的女工。可令人惊讶的是，她明知
我动机不纯，居然从来不拒绝。工厂里
有句俗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尽管
抖筛工种不是轻松活，可我师傅是女性，
和我倒班的也是女性，跟她们一起工作，
我从没感到有多累。

转眼过了两个月。好友考进林训
班。没多久，他就和异性牵了手。那天
傍晚，他打来电话让我去喝酒，我应约来
到久违的三百坞。在他女友宿舍里，他
俩用煤油炉烧了几个菜，一瓶二锅头一
人一半，喝得天旋地转。一觉醒来已日
上三竿，他女友端来了两碗蛋丝面，还送
上了醒酒汤。如此温馨的画面，令我暖
意融融，却醋如泉涌。

第二年，我也考进了位于华埠“小山
头”的开化县纤维板厂。同批进厂的工
友，年龄相仿很合得来，常常聚到一起喝
酒聊天。每当酒劲上头，就肆意妄为，厂
里的女工被评了个遍。毕竟是家新办企
业，又逢改革开放，一批同事去广州韶关
培训，学会了技艺，也带回了“中国南海
边”的潮流新时尚。他们上班工作服，下
班喇叭裤，西服笔挺，皮鞋锃亮，一副玩
世不恭、超然脱俗的神态，倾倒了整条华
埠街，迷晕了半个开化城。没几年，厂里
漂亮一点的美女就所剩无几。眼睁睁地
看着别人出双入对，我只能干瞪着眼，成
天哼着邓丽君的那首缠绵而悲情的歌：

“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
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
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
……”没有咖啡，就用白酒代咖啡。

正当感叹无缘爱情时，我却意外撞
上了桃花运。

那是个冬日里的清晨。一觉醒来，
满山遍野，白雪皑皑。难得一见的雪景，
激活了未泯童心。同室好友呼喊着抢上
百米台阶制高点，团了雪球就往下砸，嘻
嘻哈哈间，竟惹来了一场高地争夺战。

一片狂乱中，坡脚下飘来一顶红雨
伞，我头脑一热，奋力一掷，大雪团划出
一条抛物线后，准确命中！红雨伞应声
落地，一张红扑扑的娃娃脸显露出来。
是她！平日里性格刁钻，言语刻薄。我
怕人多吵架，挂不住脸，赶紧闪身躲到了

人身后。一整天，忐忑不安，食不甘味。
直到傍晚时分，才鼓起勇气，准备上门去
道歉。

终于看到那顶红雨伞款款飘来，我
赶紧上前，低声表达着连自己都听不清
楚的歉意。没想到，她不但没有任何嗔
言，反而从怀里摸出一只捂热了桔子，落
落大方地递给了我，于是，一股暖流弥漫
全身。

雪球、红伞、桔子。每当回忆起这一
幕，总觉得我的爱情，还是有那么一点诗
情画意……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话还真
不假。诗一般的爱情，在随后的日子里，
逐渐变得琐碎、无奈和寡味了起来。

八年后，我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县
城。西渠，默默地注视着我把她迎娶到
花山脚底的一套经常漏雨的矮房里；之
后，看着我们从渠西到渠东，又从渠东到
渠西的两次搬迁；而后，关注着我们因为
身边小事或孩子教育发生的磕磕碰碰；
最终还见证了我们如何抵御各种诱惑，
努力地愈合着家庭的创口，顽强地抗击
着高发的离婚率，守望着“少年夫妻老来
伴”的古训……

油盐酱醋平常事，锅碗瓢盘是为
家。我想，大多数的渠边人家，应该世世
如此，辈辈如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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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时光

毛宗兵

站在岁尾年关，总是让人感慨万分，
时间如白驹过隙，怎么又一年了！

新年，365里路的终点和开始，也是
一年中最畅悦、最热闹的日子，新年的到
来让人倍感亲切。记得小时候，一到快
要过年的关节眼上，心里特别高兴。那
时家里兄弟姐妹多，又穷，新衣服都是父
母亲省吃俭用，买布请裁缝匠上门做的

粗布衣裳中山装等，穿的是母亲日夜针
针缝做的布鞋。但在那个年代，我们已
经相当知足了。在没有过年之前，总是
三番五次地催促母亲拿出来给我试穿或
欣赏，抚摸一番，每次都激动得泪流满
面。记得有一年，母亲悄悄地背着父亲
给我买了双鞋，除夕之夜，睡在被窝里的
我激动地抚摸了大半夜，又重新把新鞋
子包好放枕边才睡去，说真的，那年我做
了一个长长的美梦，至今还记忆忧新。

新年，惊奇，欣喜……如今，面对着
每一次次重逢的新年，我有点紧张，有点
畏惧。

新年，我们不仅仅希望能穿上新年
衣，吃上过年肉，放火炮烟花，更希望一
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过新年。

张蓓

一
深一脚 浅一脚
终于又走到年底了
一个“旧年”即将离开
一个“新年”即将到来
其实心里明明都知道

“今日”与“明日”
“今年”与“明年”
都不会有太大区别
但站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关口
还是感到丝丝不舍和隐隐惶恐

二
年底是一种氛围
一种弥漫着欢庆与激动
一种暗涌着迷茫与焦虑
欢喜一程 烦忧一程的氛围
又一年了
自己好像做了点什么
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做
甚至已经逼近年关了
却还不晓得自己能够做什么
这一年里那些大大小小的遗憾
这一年里那些起起落落的日子
仿佛被同时唤醒了似的
悉悉索索一股脑儿往心上爬

西渠岁月之

青春情事

又一年

新年

镜观山城

古樟风采
齐振松 摄

龙潭走笔


